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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凯风的生活，如今变成了床、洗
手间和厨房的三点一线，回复同学和
朋友的慰问成了他每天用以消磨时光
的事情。前段时间，武汉的天气以阴雨
为主，因为害怕病毒会通过空气传播，
任凯风连窗子也不敢多开，不记得从
哪天开始，他的愿望已经从出门走一
走变作见一见阳光。
上网的时候，任凯风的心情有时

会变得阴郁，他想从铺天盖地的负面
情绪中挣脱出来，但身处疫区中心，他
却无处可躲。实在难过了，任凯风会翻
出申花的集锦来看，尤其是去年足协
杯夺冠后的系列视频，这能让他暂时
忘却恐惧，有了好好生活下去的勇气。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任凯风说，他会在2月5日那晚穿着蓝
色的球衣出现在苏州奥体中心，因为
先前在土耳其交换学习的缘故，他已
经有半年没能现场看过申花的比赛
了，与恒大的超级杯原本能弥补一些
错过足协杯夺冠夜的遗憾。申花和东
京FC的客场亚冠比赛，任凯风也是想

出席的，可是办理赴日签证的计划因
为疫情而中断了，虽然比赛已经延期
到5月底举行，但届时一切秩序是否已
经恢复如常，所有手续是否能够顺利
办妥，任凯风统统无法预知，他只能一
边怀抱着希望，一边做好最坏的打算。
余华在小说《活着》的自序里写

道，“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
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疫情面前没有贫富贵贱一说，金钱、名
利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要了，这个节骨
眼，好好活着才是摆在每个武汉人跟
前的头等大事。任凯风是幸运的，他和
他的家人们目前都身体健康，他最担
心的是自己小姨，身为医务工作者的
小姨目前守在抗疫一线，每天负责为
确诊病例查房。但任凯风也知道，再多
的担心都于事无补，他能做的最大贡
献无非是想尽办法联系自己在土耳其
认识的一些华侨，拜托他们捐些口罩
回国，然后乖乖听从政府的安排留在
家里，像余华笔下的徐福贵那样，在苦
难的煎熬中依然保持乐观。

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疫情
我会穿着蓝色球衣出征苏州

从同济毕业之后，任凯风先是在
武汉广播电台交通频道做了一段时间
的体育节目主播，跟着当时还在中甲
的武汉卓尔远征过金山客场。后来，他
去了浙江女排和全运会浙江游泳队担
任外教的翻译。在浙江工作期间，任凯
风没少为了看球奔波，通常每周六上
午结束最后一堂训练课后，他都会立
马坐班车从位于萧山的训练基地赶往
市区，再从市区搭火车到上海。时间久
了，浙江队的教练都忍不住跟他开玩
笑，“看来你对上海队比对浙江队还亲
啊。”
再后来，抱着想要更系统学习、了

解体育科学的想法，任凯风决心读研。
几番权衡之下，他选择了宁波大学的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其中最主要的原
因是宁波距离上海不远，方便自己看
申花。不过，路途和学业的双重压力还
是给他的出勤率带来了影响，尽管他
依然每个赛季都买套票，但基本只能
保证每个月看一场主场比赛，有时候
甚至每个季度才有一次去虹口打卡的
机会。
去年秋天，任凯风获得了去土耳

其交流学习名额。在那里，他为球赛现
场司空见惯的老年球迷惊叹，被一家
老小坚守一队的传承精神感动，也为
不惜代价从哥伦比亚远征土耳其的球
迷所震撼。任凯风突然意识到，跟着球
队远征比纯粹的旅行更有意义，当自
己带着信仰去看球，再疲累的旅途都
像是一场朝圣，这是只有深爱一支球
队才能体会到的幸福。
今年6月，任凯风就要从宁波大学

毕业了，他有些伤感，对于基本会回武
汉工作的他，申花主场比赛已是看一
场少一场，而受疫情的影响，他不知道

这个学期自己是否还能顺利去虹口看
上一场申花。“毕竟我不是上海人，很
难一辈子陪伴上海申花。要看申花，我
只能做两件事情，第一到上海读书，第
二到上海工作。”之于任凯风，往后的
主场比赛都等同于远征了。
好在如今越来越高端的转播技术

能让任凯风相对安心地做一个电视机
球迷，虽说主场比赛他无法再像以往
一样参与，但跟随球队远征依然是他
年度清单中的一个待办事项。
“我也不知道下次去主场看申花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身份。可能
就是个游客，就像每天到黄浦江边上
的游客一样，作为一个外地人来到这
里，白天游览一下黄浦江，晚上去看个
球。”任凯风惆怅道，“不像原来，觉得
自己跟上海本地人一样，看球就是一
种消遣。”上海这座城市留给了他太多
的回忆，这里有梦，有青春，更有他此
生挚爱，叫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割舍。
2013年的时候，申花迎来20周年

的生日，任凯风收到了俱乐部官方给
他寄来的纪念品，其中除了围巾、钥匙
扣等小物件，还包含了三只搪瓷杯，一
只送给他父亲，一只留给他自己，还有
一只未来将交到他孩子的手中。任凯
风喜欢申花，是受父亲的影响；将来，
他也想把对球队的这番热爱传承给自
己的孩子。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是申花不要
改变队名，我希望这支球队能一直存
在，不像武汉队什么名字都叫过。”任凯
风说，“若干年后，我的孩子可能会问
我，‘爸爸，武汉卓尔和武汉黄鹤楼是什
么关系？’但申花，我希望球队能把这个
名字一直传承下去，无论我爸爸还是我
孩子看的时候，都是‘上海申花’。”

任凯风对申花的感情是从1995年
开始的，那年他才三岁，什么都还不懂
的年纪，但和同为申花球迷的父亲一
起坐在电视机前看球的记忆却出人意
料地清晰，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一
颗种子。稍微长大了点，任凯风开始收
集一些申花周边，在资讯不发达的年
代，这对身处武汉的他来说并非易事，
除了把报纸上关于球队或是范志毅等
当家球星的报道小心翼翼地剪下来贴
到本子上，任凯风还为集齐申花球星
卡吃了不少大大泡泡糖。
因为喜欢申花，任凯风也渐渐爱

上了上海这座城市。高中的时候，读理
科班的他没事就跑去对面的文科班串
门，目的没有其他，纯粹是想好好研究
研究文科班墙上贴着的那张中国地
图，看看上海周边都有哪些区域。那会
儿，中国地图在他眼里就是一张“远征
地图”，哪个省市有什么球队，和上海
有多远的距离，他全部如数家珍。有一

年生日，一个相熟的球迷同学送了任
凯风一本江浙沪旅游地图册，就是这
本袖珍小册子，他不知道翻了多少遍，
上海的每个区分别有些什么好玩的，
他统统烂熟于心。
抱着这股对上海的向往，更是为

了能方便自己看申花的比赛，任凯风
在高考志愿表上填满了上海的学校，
他压根没考虑过其他地方，就怕自己
去不了上海。老天不负有心人，任凯风
最终被同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录取。
用任凯风自己的话说，他整个高

中生涯都在为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而谋
划，得偿所愿来到上海之后，他把一切
都顺理成章地打上了申花的烙印。在
同济的四年，任凯风很少缺席虹口主
场的比赛，他还会在暑假期间申请留
校，就是为了能多看几场申花。
和很多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格格

不入的异乡人不同，任凯风从踏入上
海地界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

归属感，虹口足球场像家一样温暖，散
落在这座城市每个角落的申花球迷都
好像家人一般亲切。任凯风不止一次
感慨，球迷之间的感情是最纯粹的，不
会参杂什么利益纠葛，是申花这个共
同的信仰，把无数来自不同行业、不同
阶层、不同地区的人们都紧密地凝聚
在了一起。
怀着这种心情，他很快就交到了

许多球迷朋友，他们会一起在赢球后
吃烧烤，一起在远征客场时互相照顾，
有时会有球迷尽些地主之谊，请他看
场脱口秀，吃吃小笼包，或是去趟崇明
岛游玩，感受一些非足球的文化。同样
的，当有的球迷去到武汉，作为东道主
的任凯风也会尽心招待。以前，任凯风
曾经以为上海的生活会像电视剧里演
的那般灯红酒绿，和球迷朋友们熟络
以后，他才发现每天上班下班、周末去
看个球的简单生活才是这座城市最吸
引人的地方，一种平常的烟火气。

情人节那天， 任凯风在武汉的家中做了一顿简单的

炒面，没有放鸡蛋，也没有一星半点肉末，光是些切成条

的大白菜伴着面条在锅里翻炒，就够一家三口凑合一顿。

家附近的超市里，鸡蛋一周前断货了，肉也不太敢吃，能

买到的只剩些寿光蔬菜。 “虽然我妈在疫情期间总是骂

我：‘你吃这么多，家里就撑不了几天。 ’虽然我爸规定我

一天只能吃一餐，但我还是爱你们！ ”任凯风这晚在朋友

圈里写道。

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任凯风没有出过

家门，他被要求居家观察。 1月21日那天，任凯风出现了低

烧症状，他心惊胆战地去了一趟医院，谢天谢地，他得的

只是普通感冒而已，医生给他做了登记，开了药，就安排

他回家自我隔离了。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留守武汉的任凯风，从申花集锦中汲取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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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同济 只为方便去虹口“护花”
用任凯风自己的话说，他整个高中生涯都在为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而谋划，得偿所愿来到上海

之后，他把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打上了申花的烙印。 在同济的四年，任凯风很少缺席虹口主场的比

赛，他还会在暑假期间申请留校，就是为了能多看几场申花。

这座城市留给他太多回忆
有梦有青春更有此生挚爱


